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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时间的河流
格   非

· 人文日新

1 月 10 日，“人文清华”讲坛在清华大学开启，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开坛。讲坛将
每两个月举行一次，邀请清华大学的优秀人文学者发表公众演讲，阐述经典学说、独特
思考和重大发现。第一期主讲人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著
名作家格非。本刊特全文刊出格非教授的精彩演讲，以飨读者。

非常感谢邱勇校长的致辞，也非常感谢今天

到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在这样一个寒冬的晚上，

来到新清华学堂听我的演讲。

我演讲的题目是：重返时间的河流。原来还

有一个副标题，叫“文学时空观的演变及其意义”。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关于文学

的时空关系。大家都知道，文学的时空观，不光

是对文学创作，对于文学研究来讲，也是一个核

心的问题。我自己也没有把握，能够在五十分钟

或一个小时的时间内，把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讲

清楚。为了避免我们一开始就陷入枯燥乏味，我

还是从一个具体的个案切入。

“福楼拜非常敏感地意识到，整个欧洲文学
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这个变化我简单地把它描
述为：场景独立。”

大家知道在法国，或者说在欧洲、在整个欧

洲文学变革的历史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承

上启下的人物——我这里指的是福楼拜。法国非

常多的文学大师们，比如像普鲁斯特、安德烈·

纪德，像后来移居巴黎的米兰·昆德拉，他们都

对福楼拜有非常高的评价，都不约而同地把福楼

拜当做是自己的导师。一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像罗布·格里耶这样一位法国新小说派的重要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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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也把福楼拜看成是文学革命真正的先驱。

说到福楼拜，大家可能知道，他最有名的作

品就是《包法利夫人》。如果大家翻开《包法利

夫人》，就会在第二页看到奇怪的一段文字。这

段文字是什么呢？他描写这个主人公包法利，戴

了一顶奇怪的帽子。大家知道，一个作家在小说

里面写一个人物戴了一顶帽子，一般三言两语就

可以。可是福楼拜用了多长的篇幅呢？用了——

我数一下——差不多有十行，描述这个帽子的颜

色、形状，它的帽沿，帽子内部使用鲸鱼骨支撑开，

它还有带子，带子上还有小坠⋯⋯写得极其复杂。

对我这样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小说刚开始，就

用这么长的篇幅来写一顶帽子，我觉得有点过分。

但是大家也许不知道的是，还有更过分的事情。

在福楼拜的草稿里面，他原来写这个帽子花了多

少篇幅呢？长达几页。这个在传统文学写作里面

是犯规的，不允许的，小说还没开始你就写一个

帽子写好几页，这不对。福楼拜有一个习惯，他

每次写完一段文字之后，都要把这段文字朗诵给

他的朋友们听。结果他的朋友一致认为，福楼拜

疯了。认为你完全没有必要，你用那么多的篇幅

去写一个帽子干什么？福楼拜后来迫于朋友们的

压力——朋友们说，你一定要删掉——他最后保

留了十行。但是问题还在这儿：福楼拜这么做，

到底有没有他的理由？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

想再来看看另外一个例子。

在座的各位，可能都看过李安的电影《少年

派的奇幻漂流》。这部电影，是根据美国一位哲

学老师的一部著作改编的。在我看来，这部电影

是一部主题极其严肃乃至于非常残酷、甚至有点

恐怖的作品。李安做了非常巧妙的处理，他把这

么一个残酷的、恐怖的主题藏起来。一般很多观

众进了电影院，看完电影之后，不知道这部片子

讲了什么。但是没关系，因为这部电影花了大量

的时间去拍摄海上的奇幻。我们坐在电影院里，

通过 3D 屏幕，看到一个壮观的、壮丽的海上奇

幻场面，一个接一个，令人目不暇接。所以观众

看不懂这个电影根本没有关系，只要欣赏这些画

面就够了。我记得我是跟我儿子一起去看的，看

完了回来问他，这部片子讲了什么？他说，那不

关我的事，就是好看。我相信李安他也有点担心，

因为这个片子如果让孩子们看懂，是不太合适的。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在《少年派的奇幻漂

流》这部电影当中，所有的场景，大量海上的画面，

和整个主题是剥离的，它单独具有价值，它本身

就是我们审美的对象。我们进入电影院，一个很

重要的目的就是看这些奇幻的画面。我举了李安

这个例子，我们对福楼拜的探索可能会有进一步

的了解，我们再回到福楼拜。

大家知道，福楼拜在创作《包法利夫人》的

那个时期，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当然是一个更

大的大师——刚刚去世。福楼拜怎么评价巴尔扎

克呢？说巴尔扎克是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大师，

我们没有任何人敢否认，我自己也一样。福楼拜

又说，虽然他伟大，但是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我们也许应该唱一唱别的歌，弹一点别的调子了。

也就是说，文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他为

福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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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要花那么多的篇幅去写一顶帽子呢？因为福

楼拜非常敏感地意识到，整个欧洲文学出现了一

个新的变化，这个变化我简单地把它描述为：场

景独立。帽子这样一个画面，本来是为了刻画人

物的，为了表现人物命运，为了表现他的性格，

他的家庭、出身和阶级属性，可是现在它突然独

立了。这样的事情，在 18 世纪以后，在世界文坛

里面，一再发生。

这个是我说的一个开头，大致的意思是说文

学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革，我现在可以用一些

简单的语言来归纳这个变革。

我们知道，文学中，特别是叙事文学中，有

两个基本的构成要件，一个当然就是时间，另一

个是空间。所谓的时间是指什么呢？任何一部小

说，任何一部叙事文学作品，它都必须经历一个

时间的长度量。也就是说，它必须有起始、发生、

发展、高潮、结尾，要经历一个时间的跨度。然

后作家通过时间的变化，来展现人物的命运。通

过展现人物的命运，来表达他的某种道德判断，

他对读者的劝告，他提供的意义——过去的文学

都是如此。那么什么是空间呢？空间是在时间变

化当中出现的另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场景、画

面、人物的装束、衣服、帽子、环境、肖像⋯⋯

所有这些东西，包括戏剧性的场面，所有的这些

都在空间的范围里面。我们刚才讲李安的电影里

那些奇幻的画面、福楼拜的帽子，都属于空间的

范畴，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过去的文学，是时间

和空间两个部分构成的，这两个部分是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

“我们如果把时间比喻为一条河流的话，那
么这个空间就是河流上的漂浮物，或者说河两岸
的风景。”

我们刚才说，福楼拜引领了一个巨大的变革，

文学史里面一个重要的变革。那么我们可以问另

外一个问题，在福楼拜之前，文学到底是什么样？

我们如果把时间比喻为一条河流的话，那么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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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空间就是河流上的漂浮物，或者说河两岸的

风景。这两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在传统的文

学里面——我们今天大概没有太多时间来描述时

空观变化的方方面面，但是我可以简单地讲一个

结论——过去的传统文学里面，空间永远是附属

于时间的。空间不是没有意义，它有意义，但是

它的意义从属于时间的意义。也就是本雅明当年

告诫我们的，文学作品最后要告诫我们，要提供

意义，要提供道德训诫，要对人对己有所指教。

所以，我说这样一个依附关系，在过去的传统文

学里面，是特别特别清楚的。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绘画里面，

看出这个变化。我每次去巴黎，都要去两个地方，

一个是卢浮宫，一个是奥赛博物馆。每次去卢浮

宫，我都会碰到一个相似的场面：你经过达·芬

奇的《蒙娜丽莎》这幅画作的时候，永远不可能

挤到她的跟前去，人太多了！世界各地的旅游者

挤满了那个狭小的空间，我去过大概有五六次，

从来没有一次能够挤到她的跟前。当然现在你去，

你会发现全都是中国人。那么我们从《蒙娜丽莎》

这样一个作品里到底看到了什么？有人说蒙娜丽

莎的微笑特别神秘，说这个作品有非常大的价值，

那么这个价值在什么地方，我简单地梳理一下。

实际上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的绘画在很大

程度上都是为了体现一个上帝的天国的永恒的宁

静、和谐。所以在那些画作中出现的人物肖像，

不是真正的人物，出现的河流、树木、山川这些

风景，也不是真正的风景。它是画家脑子里的某

种观念，为了衬托伊甸园或者说上帝的国度的这

种宁静、和谐。但是大家知道，到了达·芬奇，

情况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达·芬奇画作里面的蒙娜丽莎露出了神秘的

微笑，也就是说她露出了人的微笑。她变成了真

正意义上的人，而不再是上帝的国度里面的一个

道具，你们看她背后的风景，变成了真正的风景。

我记得日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柄谷行

人，他曾经说过，中国人很喜欢画梅兰竹菊，但

是中国人画的梅兰竹菊，不是真的梅花、兰花、

竹子和菊花，都是某种观念上的东西。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画这些东西是为了显示我们有品位。这

些东西代表了君子的品格，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写

生，脑子里面原来就有，我们凭空就可以画出来。

所以这样的一些东西不是真正的具体的物象。它

是某种观念化的产物。

比如说我们经常开玩笑，我有一次到湖北武

汉去——在座的肯定有武汉人，但愿我说这个话

不要得罪武汉人——武汉的朋友带我去逛东湖，

逛完以后他跟我说一个结论，说我们东湖比西湖

要漂亮得多，我们东湖多么大呀，讲了很多。最

后我也不好意思，因为我是客人嘛，我说，东湖

和西湖各有各的美，不一样，但是西湖有一个东

西，东湖是没法取代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西湖里面的真正的奥妙，不在于风景，而

在于它的人文的底蕴——它与历史事件、历史故

事的联络，你随便走到一个地方，你都能知道，

这是白居易，这是苏东坡，这是苏小小，这是秋

蒙娜丽莎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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瑾，这是放鹤亭⋯⋯充满了大量的典故。你到西

湖，突然可以穿越时空，和多少年来流淌下来的

时间——你看不见的时间——发生联系。这是西

湖最美的，东湖不具备的。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的

绘画史（包括所谓的自然风光）里，物像实际上

是意象。柄谷行人在他的著作里面也说到过，他

说我们很多人都忘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风景

被发明出来，不过是两三百年的事情。过去，纯

粹意义上的自然风景，我们不能说它不存在，但

它没有单独的意义。所以中国人喜欢的是名胜，

大家注意，不是风景。现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很多

新的所谓的名胜，还是要不断地去给它讲故事，

要赋予它历史感，对不对？这里我讲到的，是从

绘画史或者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变化。

“在传统的文学里面，空间是时间化的，在
今天的文学里面，相反，时间是空间化的，当然，
空间最后碎片化了。”

我们再回到文学上来。

中国人特别喜欢描写月亮。古典诗词里面，

几乎可以说是无月不成诗，每个诗人似乎都会写

月亮。月亮是什么东西呢？月亮在我们今天来看

就是一个普通的物件，像我们刚才讲的，它是空

间性的一个东西。但是这样一个空间性的东西，

它不单单是一个普通的物象，它同时还是一个意

象。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看月亮的时候，我们

发现这个空间化的月亮当中，包含了时间的内容。

大家都知道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江畔何

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望相似”。这个月亮在那儿永远不变，

你在看月亮的时候，你看回去一千年，因为一千

年前的人也是这么看月亮的。

通过一个小小的物象，可以把中国整个的文

化史——几千年——串起来，这是中国文史里面特

别是诗歌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中国人

特别喜欢典故，典故可以串联起时间当中所有的

碎片。你看到的月亮，月亮它不变，但是人是不

行的，人几十年就没了。所以有一代又一代的人

在看月亮，通过这个月亮把一个时空观构建起来。

像我刚才所说，时间中包

含空间，空间中包含时间，

它们水乳交融。苏东坡

说“千里共婵娟”，他

实际上看到的就是一个

月亮，可是他知道还有一

个人在看，无数的人在看，

这个时空是融汇的。

大家看京剧《霸王

别姬》，我觉得我们过

去老一代的人写这个京

剧作品，特别迷人。《霸

王别姬》里面，垓下之

围，四面楚歌的时候，

项羽回来，经过连续征

战已经累得不行了。虞

姬看见项羽已经睡着

了，这个时候她就一个

人到外面来散步，然后京剧《霸王别姬》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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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句唱词，我觉得写得极美。它怎么写的呢？

“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我这里出帐外且散

愁情。轻移步走向前荒郊站定，猛抬头见碧落

月色清明。”写这个词的人，极其有水平。因

为她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要结束了，她的舞台已

经完结了，已经预感到了。可是没关系啊，死

就死吧，可是她猛然间抬头，见碧落——碧落

就是天空——月色清明，月亮还是好端端挂在

那里。里面包含了多少沉痛的感慨，这都是通

过唱词表现出来的。所以我说，我们通过月亮

这样一个空间性的意象，能看到时间的存在，

这在中国古典诗词里面非常常见。

我说了这么多，现在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

归纳总结。就是在过去，时空关系水乳交融，有

时间有空间，空间的意义依附于时间的意义。因

为文学作品最根本的意义，是要提供价值，提供

道德的劝诫，这是文学最古老的意义。可是到了

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以后，空间性的东西开始急

剧上升，加速繁殖，然后这个空间性就开始慢慢

慢慢取代时间性，压倒时间性。在我刚才讲福楼

拜的例子时也说到，空间突然从时空关系里面单

独地蹦出来。我在这里再举个例子，大家能了解

得更清楚一些。

比如说，我前年写过一本书，关于《金瓶

梅》的一本书。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

是为了了解，为什么色情文学会在明代中期出

现，它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出现。你看明朝的

时候像《灯草和尚》、《贪欢报》这样一些作品，

我们称为毁禁文学的一些作品，它里面也有道

德教训啊，也提供意义啊——你不能乱来啊，

乱来了之后后果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看这样

一些作品，阅读这样一些作品，我们不是为了

阅读这些道德教训，也就是说，它挂羊头卖狗肉。

这样的阅读是一种商业的阅读，消费性的阅读，

我们关注的是当中的具体的情节，那些细节——

时空开始分离，空间性的概念凸显，然后不断

地分离，成为独立的事件，这个在中国发生的

时间要比在欧洲早两百年。

所以我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时空观

的演变：在传统的文学里面，空间是时间化的，

在今天的文学里面，相反，时间是空间化的，当然，

空间最后碎片化了。我们今天不知道时间去了哪

儿，看不见时间，我们眼前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空

间，令人炫目。我们都是空间里面呈现的碎片化

的俘虏。

“恍惚中，我们都忘了时间。”

这里我要再说一个问题。英国有个非常著名

的学者雷蒙·威廉斯，他曾经说，过去的文学，

提供意义，提供一个完美的结论，这个是它的天

职。你们看《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夜》里

面有非常丰富的空间细节，一个人要经历无数的

苦难。可是不管他经历多少空间的细节，它最后

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所以《一千零一夜》里面

的每一个故事，它的结局是一样的，作家在写到

每一个故事的结尾的时候，句子都是一样的：他

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直至白发千古。

雷蒙·威廉斯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意思是，在

古希腊的悲剧里面，在传统文学里面，作家是需

要提供一个完美的结局的，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

有些时候，这个冲突、紧张感到最后要消除，给

我们一个非常宁静的结果，非常完美的结果。但

是今天的作家，没有能力提供这一切。威廉斯说，

我们今天的作家，不仅不提供意义，不提供答案，

美其名曰我要客观地表现社会，我没有答案，不

提供任何东西，相反，作家把自己的痛苦和困惑

也一股脑地推给我们。我们本来就够痛苦了，我

读了他的书更痛苦，那么我为什么要读它？我记

得我在大学的时候读卡夫卡，每次读他都会做噩

梦。你们知道爱因斯坦，在座的有很多学科学的

人，爱因斯坦当年觉得卡夫卡这么有名（爱因斯

坦有这样一个杰出的大脑），他就让朋友把卡夫

卡的小说拿来看一下，看了好多日子最后还给朋

友，说对不起，他这个小说对我来说太深奥了，

完全看不懂。作者这么做他不是不想提供答案，

不是不想提供意义。是因为福楼拜说的，前面提

到的，这个时代变化了，这个世界发生了非常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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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变化。

在这样一个变化当中，我们怎么来描述这

样一个时空观的变化？空间的时间化变成了时

间的空间化，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当然可以

从文学内部，从文学修辞、从各个方面去判断，

但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社会本身发生

了变化。因为文学从总体上来说是模仿这个社

会，它是对社会的模仿，是一种反映。这是老

生常谈。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觉得今

天谈起来也很复杂，比如说上帝死了。上帝在

的时候，有永恒的观念，对不对？它有意义，

人死了之后有天国，有末日审判，所有这些东

西规划得好好的。突然上帝不在了，永恒消失。

永恒的消失出现的问题，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

基、托尔斯泰和福楼拜这些人一辈子的写作的

主题。忽然把我们人抛到一个恐慌之中。当然

还有更多原因，比如说科学的昌明，近代科学

带来巨大的变化，呈现了太多空间。旅行变得

太容易了，你可以随时经历无数个空间。过去

一个学子从崇文门到清华大学来上学，临走之

前与父母告别都会流眼泪，为什么？太远了。

告别的时候好像这辈子都回不来了。你想想在

今天，这个距离算什么？你早晨可以在香港吃

饭，中午就到了北京了。所以在旅行当中你不

经历时间变化，你经历的是空间，从一个宾馆

搬到另外一个宾馆。所以这样一种变化，跟近

代的科技、跟近代科技的进步有非常大的关系，

当然跟现代启蒙运动、跟现代性的发端，跟所

有这些都有关系。

在这里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这

个关系是什么呢？我要着重说一点的就是：劳

动分工。过去我们种地，比如说现在我有时候

也在郊外种地，你看到一棵白菜，种子撒下去，

然后看它慢慢长出苗来，慢慢长大，收回来。

你会有一种本能的喜悦。为什么？你的这个白

菜的成长过程是整体性的，你看得到你劳动的

意义，这个意义就在眼前。一颗种子变成这么

大一棵白菜，一个奇迹发生了。今天劳动分工

就麻烦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我们要生

产一根缝衣服的针，都需要非常复杂的劳动分

工，也就是说我们单个的人，看不到整体。比

如说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人们看到的就是

一个个单个的零件，他看不到他的产品变成一

个有意义的东西。

你们知道卡夫卡当年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小

说，叫《万里长城建造时》，就是修长城的人他

看不见长城的全貌，他看见的是砖头，一块块毫

无意义的砖头，这是我们今天处境的隐喻，这就

是碎片化。这个碎片化是劳动分工带来的，在某

种意义上是这样。我刚才讲的碎片化的空间，在

以几何级数加速繁衍。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保守的

人，我觉得这个空间的变化，尤其是空间的加速

的繁殖，对我们来说还是有很多重要的意义，比

如说科学确实有非常大的作用，让我们的生活更

加便捷，我们一生中经历了无数的事情，这个是

古人远远不敢想的，这构成了我们物质生活里面

也是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个都没有话讲。

但是它也造成了一些另外的后果。就是，恍惚中，

我们都忘了时间。

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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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能够重新回到时间的河流当中
去，我们过度地迷恋这些空间的碎片，我们每一
个人也会成为这个河流中偶然性的风景，成为一
个匆匆的过客。”

有的同学也许会说，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

空间化的碎片当中也挺好啊，上上班，看看手机、

微信，互相联络联络，看看电视电影，那么多东

西，出去旅游，我们的生活那么丰富，我们就沉

浸在这样一个空间化的东西里面，不要去管什么

时间了——不也挺好吗？我也觉得挺好的，我自

己有时候也很爱读那些空间化的小说，比如类型

化的小说。我喜欢看侦探小说，也喜欢看金庸。

疲劳的时候你读一读，确实非常的有趣。这个都

是很正当的娱乐行为。可是因为我们过度沉湎于

这样一个空间性的行为里面，我们忘掉了文学它

最根本的目的，它要提供意义，它要阐述它对这

个世界的深刻理解，它有个巨大的情感上的诱惑

力——这些东西本来是文学里面最核心的东西，

我们现在把它排除了，文学变成一种简单的娱乐，

今天有个口号叫“娱乐至死”，很可怕。就这样

就完了，也可以。我的态度是这样，我觉得如果

你真的能把时间忘掉，固然挺好，问题就在于，

我们忘不掉。我们还是时间的动物，我们只不过

是假装忘记了时间，时间一直在那儿，它从来不

停留。

我说到这里就想起中国一个非常伟大的作

家，大家知道我说的是曹雪芹。曹雪芹对时间

问题做过一个非常严肃的思考，我指的是《红楼

梦》。《红楼梦》里面对时空问题的思考，非常

的精彩。我在这里要举个例子，比如说在《红楼

梦》的第二回，林黛玉的母亲去世了，在林黛玉

家做西宾的，就是当家庭教师的贾雨村，因为学

生不能上课，他就无事可干，一个人到外面去散

步，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个寺庙，一座荒凉的、

破败的寺庙，这个寺庙叫智通寺。他看见寺庙里

有一个老和尚，在那里烧粥。他一看见那个老和

尚，就感觉到这个人是“翻过筋斗”的，经历过

大世面的，贾雨村的眼睛很厉害。当然他看见这

个智通寺旁边写着一副对联，大家都知道，非常

重要的一副对联，这个对联怎么写的呢？叫“身

后有馀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不需要我来

解释：你的财富你的名利，你所有的这些空间化

的东西，已经多余了，死了都用不掉，可是你这

个手，还是忘了缩回来。等到有一天，时间的大

限突然来临——大家注意，这个对联里面有一个

时间的突然性，本来我在里面很好，没问题——

突然这东西就来临了，眼前突然没了路，你想回

头，来不及了。我觉得这个对联里面，最重要的

含义，最深刻的含义，包含在这个“忘”字当中，

大家要好好体会。“忘”，是说什么？曹雪芹并

没有说你们都是庸俗的人，都在名利当中，我已

经解脱了。你们这些人最后都在名利场中，那么

多东西拿到手还要拿——曹雪芹没有这么说，也

许曹雪芹和我们一样，我们大家所有人都生活在

某种对空间性事物的迷恋当中，所以他说是“忘”

缩手，忘记，这里面有一种中国文学里特别优秀

的东西——悲悯，不是同情。同情是我比你高，

我同情你，悲悯是我跟你一样，我也摆脱不了。

你们知道这个贾雨村，我为什么敢这么说，贾雨

村这么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他当然看得懂这句话，

可是你们看贾雨村在后面的作为，令人悲叹。也

就是说，看懂了也没用。这是曹雪芹最厉害的，

但是无论如何，这部作品会让我们产生非常重要

的思考。

　　

在这里也许我可以简单地讲一下结论性的东

西：我们可以忘记时间，我们可以把时间抛到一

边，但是时间从来不会放过我们。它不会忘记我

们，所以红楼梦里面会说，“三春去后诸芳尽，

各自须寻各自门”，说的很清楚。所以我说，没

有对时间的沉思，没有对意义的思考，所有的空

间性的事物，不过是一堆绚丽的虚无，一堆绚丽

的荒芜。如果我们不能够重新回到时间的河流当

中去，我们过度地迷恋这些空间的碎片，我们每

一个人也会成为这个河流中偶然性的风景，成为

一个匆匆的过客。

我大致的意思就是如此。谢谢大家！


